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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性工作者的声音在
地方、区域、国家和国际关于政策和
项目制定的对话中被忽视或缺席。

压缩的空间和被压制的声音

介绍
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主导组织的声音正在缩小。性工作者对影响其

生活的项目、政策和其他决策的影响力越来越小。民间社会组织和其他
利益攸关方越来越像他们有权获得资金和倡导平台一样，要么是因为
他们与性工作者合作，所以是能够代表性工作者说话的 “专家”，要么
是他们完全排斥性工作者的声音，因为他们拒绝承认性工作者的性工作
者或尊重其人权。各种国家和国际组织看起来也是性工作者的敌对环
境，性工作者被组织者有意排斥。

性工作者处于独特的位置，能够确定自己在法律、健康和安全方面
的需要，并带头进行适当的结构改革。然而，在全球范围内，性工作者的
声音在地方、区域、国家和国际关于政策和项目制定的对话中被忽视或

缺席。政客、“反人口贩运” 活动家、原教旨女权主
义和废娼主义组织、宗教信仰社群等都提倡 “终
止需求” 模式。医生、医护人员和非政府组织往往
在没有咨询社群的情况下决定性工作者获得艾滋
病预防和性保健服务的机会。保护妇女人权的国
际机制始终没有包括性工作者。即使包含性工作

者，这种包含往往是肤浅的或形式主义的，或者他们被利用作为外部利
益相关者获得资金的渠道。同时，性工作者权益组织长期资金不足。

性工作者遭受的后果包括：遭受暴力的风险增加；获得医疗服务的
机会受到限制；行动不便；互相保护的能力下降；缺乏法律保护。有色人
种的性工作者、跨性别性工作者、移徙性工作者、感染艾滋病毒的性工
作者和街头性工作者遭受的影响最为严重和持久。不能有效纳入性工作
者的参与，项目和政策往往被误导、有害和无效。如果性工作者的基本人
权要得到尊重和保护，就必须在所有决策机制和对话中优先考虑她们的
参与。

尽管总被排斥，性工作者仍然要求在谈判桌上占有一席之地。世界
各地的性工作者主导组织通过组织示威游行、建立伙伴关系和联盟，以
及与处于权力和影响力职位的人建立关系，来寻求加入对话的途径。

本简报文件审查了性工作者的声音如何被排除在各个层面的关键空
间之外。报告强调了人权、社群赋权和性工作者自决的重要性，并提出了
具体建议，以纠正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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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本文提供了对性工作者和其他关键信息人进行深入研究的结

果。性工作者受访者参与焦点小组和访谈，其中我们使用的是标准化
的问卷。九个国家顾问在比利时、刚果民主共和国 (DRC)、加拿大、斐
济、圭亚那、乌克兰、赞比亚、墨西哥和萨尔瓦多开展工作。我们共调研
477名女性、男性和跨性别性工作者，包括一些被认定为非双性恋者。大
多数人年龄在20至40岁之间，年龄范围为18至50多岁。研究包括性少数
和移徙性工作者、艾滋病毒感染者、使用毒品的性工作者、城市和农村
性工作者以及在各类场所从事性工作的人员。我们还与NSWP成员组织
进行了全球在线咨询，采访了来自关键人群网络 (包括艾滋病毒感染者)
的主要信息人和国际妇女权利专家，从这些与性工作者合作的人员，主
要是在国际机构工作的人员，听取了他们的观点。

有效参与及其障碍

有效参与
性工作者“有效参与”政策和项目制定的理念是性工作者执行工具

(SWIT）的组成部分，该工具与性工作者一起制定面向性工作者的有效
艾滋病和性传播感染方案提供指导准则。SWIT
认为，有意义的参与“对于建立信任和可持续的
伙伴关系至关重要”。它要求性工作者“选择如
何被代表，由谁代表，选择他们如何参与工作,
选择是否参与，以及在如何管理伙伴关系方面
拥有平等的声音。1 2017年，来自NSWP五大区

域的性工作者召开了一次全球专家会议，以进一步审查和确定性工作
者“参与项目、政策和法律的设计、开发、实施、管理以及监测和评价” 
的标准。2 会议为性工作者被有效纳入提供了评估工具。这些资源为所有
与性工作有关的政策制定和项目开发提供了全球标准。

污名、歧视与刑事定罪
性工作和性工作者的污名是持久的、普遍的和破坏性的。污名是滋

生针对性工作者的歧视的土壤，并为将性工作者排除在对话和决策之外
提供了借口。

“污名有其功能。它使我们沉默，并让我们没有资格去揭
发。我们不被当作正常人和政治主体存在，因此，我们从未
被邀请，也没人听取我们关心的问题。即使听了，也不被认
真对待……污名被作为一种政治工具，来对我们进行排斥
和歧视。”
STRASS, 法国

“污名是沉重的，让人们保持沉默。你不知道如果你站出来
表明是性工作者或前性工作者会发生什么，可能会有不好
的后果。”
PRO-TUKIPISTE, 芬兰

性工作者“有效参与”政策和项目
制 定 的 理 念是 性 工作者 执行工 具
(SWIT）…

1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联合国艾滋
病规划署，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世界银行，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2013，《与性工作者合作实施
全面艾滋病毒/艾滋病项目》，7

2	 NSWP, 2018,《性工作者有效纳入》

https://www.nswp.org/resource/sex-worker-implementation-tool-swit
https://www.nswp.org/resource/sex-worker-implementation-tool-swit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xing-gong-zuo-zhe-de-you-xiao-can-y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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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工作者在刻板印象中是受害者和罪犯。加拿大，美国和乌克兰的
性工作者将此归因于“反人口贩运”运动的兴起。在许多国家，性工作者
作为受害者是一个写入法律的概念。例如，2016年，法国重新措辞将性
工作者定义为“卖淫受害者”。自愿性工作被与人口贩运混为一谈，导致
制定出的法律和政策，本意是“拯救”性工作者受害者，实际是惩罚他们
为罪犯。3 如果性工作者坚持他们不是受害者，则要么被忽视，要么有可
能被当成人口贩运者的同谋。

“我们要么被认为是人口贩运的受害者，要么是皮条客游说团
的一部分”
法律生活组织-乌克兰

性工作者的刻板印象经常是受教育程度低，没有能动性。新加坡的
性工作者解释说，由于“被描绘成软弱、无知和（需要）被拯救”，他们并

没有被“认真对待”（项目X，新加坡)。这种刻板印
象往往被当作武器，说明性工作者不能被视为没
有学位的专家。吉尔吉斯斯坦、乌克兰、比利时、萨
尔瓦多和赞比亚的性工作者都报告说，他们很难
被当作合法合理的存在。

“我经常建议常光顾的社会援助组织聘请我为专家。我当了二
十年的伴游，在这件事上有着丰富的经验。但这是不可能的: 
我没有学位。这样，作为一个性工作者，我被阻止参与。"
性工作者,比利时

把性工作者当作不能为自己说话的人，使其他人声称能代表他们的
需要。加拿大、刚果民主共和国和赞比亚的性工作者报告说，社会文化
对性工作者的看法是可耻和有辱人格的（刚果民主共和国）或“吸毒成
瘾者”（加拿大）和患者（加拿大、赞比亚)。

一些国家的性工作者注意到，内部污名化现象普遍存在。在乌克
兰，一位性工作者说，生活在污名和歧视中“增加了我们的自我怀疑”, 
从而“降低了我们的相关性……我们开始怀疑我们的知识”（法律生活-
乌克兰)。

一些性工作者，如乌克兰的性工作者，倡导对执法部门进行敏感性
培训，以防止苛待和虐待。加拿大温哥华的当地警察接受了敏感性培
训。性工作者说，这是在连环杀手Robert Pickton和正在进行的“失踪
和谋杀妇女案件”4 暴露出针对性工作者的污名化和刑事定罪的系统性
问题之后，才有可能实现。一位性工作者指出：“我很遗憾，我们似乎只
是在悲剧发生后才被咨询意见"。圭亚那的性工作者也表示，只有在谋杀
或其他悲剧之后才征询他们的意见。

斐济的性工作者报告说，他们被警察拍的照片经常出现在社交媒体
网站上，导致社会污名和歧视增加。他们把宗教信仰作为污名的常见来
源。

新 加 坡 的 性 工作 者 解 释 说 ，由于 
“被描绘成软弱、无知和（需要）被
拯救”，他们并没有被“认真对待”…

3	 NSWP, 2014,《战胜亚太区域限制性工作者能
动性的举措》

4	 Brenda Belak及性工作者联合反抗暴力的成
员，《为什么我们必须将性工作者纳入失踪与
被害原住民女性全国调查之中》, Pivot Legal 
Blog, 2016年2月17日

https://www.nswp.org/resource/briefing-paper-sex-workers-demonstrate-economic-and-social-empowerment-overcoming-practices
https://www.nswp.org/resource/briefing-paper-sex-workers-demonstrate-economic-and-social-empowerment-overcoming-practices
http://www.pivotlegal.org/include_sex_workers_in_the_national_inquiry_into_missing_and_murdered_indigenous_women
http://www.pivotlegal.org/include_sex_workers_in_the_national_inquiry_into_missing_and_murdered_indigenous_wom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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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范围内，大多数性工作者主导
组织在有限的预算或完全缺乏资金
的情况下运作。在有资助的地方，资
金很少来自政府。

资助
在全球范围内，大多数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在有限的预算或完全缺乏

资金的情况下运作。5 在有资助的地方，资金很少来自政府。全球基金在
一些国家提供的资金有限，而其他地方的前工作
人员报告说，他们主要通过国际组织获得资金，用
于有限的项目活动。资助还可能附带了反性工作条
款：美国总统艾滋病紧急救援计划（PEPFAR）要
求受助人签署反卖淫条款的协议。6

缺乏资金使性工作者没有资源为会议进行筹
备、支付差旅和参与：

“缺乏可持续性。在旧金山这样的城市，我们中许多人在为维
持生计和支付房租而挣扎。缺乏资源来培养性工作者的领导
力和行动力。"
ST JAMES INFIRMARY, 美国

许多性工作者致力于参加尽可能多的会议，但往往是个人承担
费用：

“无论是否有钱，这些会议大多对我们很重要，因为我们可
以提供我们想要看到的内容以及我们想有的面向性工作者
的项目。＂
ZASWA, 赞比亚

相反，来自非性工作组织的“代表”性工作者发言的代表，往往在参
会时能获得薪酬：

“当我们参加会议时，大多数人的本职工作包括参加会议,
是在他们的工作时间。对我们来说，从来没有。我们没有薪
酬。我们失去了几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性工作者，比利时

形式主义包容
由于污名和将性工作者视为未受过教育或无能力的刻板印象，多数

性工作者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参与是肤浅的：

“当性工作者……被邀请参加一些会谈节目，更突出了：我们
没有注意到你，或我们忍受你的存在，但没有人会认真考虑你
的意见。"
-性工作者，吉尔吉斯斯坦

男同性恋健康与权利全球行动（MPact）执行主任George Ayala
说，这种形式主义现象经常出现在联合国空间内：

“当性工作者和关键人群社群其他成员被邀请时，他们不一定
被包括在内或参与。大多数时候，他们坐在那里，说他们需要
说的，这是非常重要的，但联合国人员试图重新构建这个问
题。"

5	 妈妈现金，红伞和开放社会基金会，2014，《报
告：面向性工作者权利的资助》

6	 NSWP, 2011,《PEPFAR和性工作》

https://www.mamacash.org/en/report-funding-for-sex-worker-rights
https://www.mamacash.org/en/report-funding-for-sex-worker-rights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pepfar-and-sex-work-summa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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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国家的性工作者还报告说，被非性工作组织形式主义纳入是一
种获得资助的常见战略。

“我们的参与很少被认真对待,。因为当你看到当资助申请成
功后，他们不回来找我们，只是利用我们写他们的申请……这
表明，他们得到他们需要从我们这里得到的，其余和我们没关
系了。"
性工作者，赞比亚

当一个捐助机构来访时，政府更经常地与圭亚那性工作者接触，“想
说性工作者在场……咨询性工作者只是为了向捐赠者表明征询过性工作
者的意见。”

受资助的敌人和虚假的盟友
那些受到资助在决策空间参加会议的人往往不代表性工作者的关

切或利益。乌克兰的性工作者报告说，受资助的与会者包括政府资助的
刑事定罪倡导者和不向性工作者提供服务的艾滋病非政府组织。在美
国，资金主要通过所谓的“打击人口贩运”项目流入执法部门。在加拿大
和墨西哥，资金流向废娼主义者、反人口贩运团体、警察和信仰团体，他
们认为所有性工作都是被剥削的。

不透明的官僚程序
复杂的官僚规则和程序以及决策过程（如联合国系统内的那些程

序）缺乏透明度，是性工作者参与的障碍。Ayala指出，重点人群的社群
代表并不总是认识到他们的声音被淹没的方式, 
或者他们的语言因为不熟悉复杂的联合国工作而
被淡化。性权利倡议（SRI）的一位盟友报告说，这
些程序“只有在那里的人才能进入……所有政府
间空间或国际空间和系统本身就是对性工作者和
性工作者团体有敌意的空间。＂

压制性工作者声音
受访者点名了一系列占据为性工作者发声的空间的行动者：原教旨

女权主义和废娼主义者的组织；在“拯救和康复”领域工作的；主流服务
提供者，包括律师、医生和保健工作者；信仰组织；执法人员；社会工作
者；以及从事移徙、人口贩运、妇女权利、艾滋病毒和人权领域的非政府
组织。

本节探讨性工作者“被代表发言”或被排除在空间之外的方式。

…这些程序“只有在那里的人才能进
入……所有政府间空间或国际空间和
系统本身就是对性工作者和性工作者
团体有敌意的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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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特在听证会上的陈述没受到尊重
或引发兴趣，所有在听证会上大声疾
呼的性工作者都被忽视了。

政客、法律制定者和政府
2014年，前加拿大性工作者和Pivot法律协会董事会主席Kerry 

Porth向司法委员会就C-36号法案《保护社群和受剥削者法》的听证会
作了陈述。7听证会推翻了加拿大以前的三项法律，这三项法律侵犯了性

工作者的人身安全权的宪法权利。8 C-36号法案以
历史性的胜利取代了这些法律，但不幸的是，它复
制了许多与旧法律相同的危害。波特在听证会上
的陈述没受到尊重或引发兴趣，所有在听证会上
大声疾呼的性工作者都被忽视了。

“从第一天起，性工作者和前性工作者以及其他公开反对C-36
法案的人就被开除、嘲笑、受到敌意的盘问和责难……我在
发言中解释说，我以前是一名性工作者，在严重的成瘾、贫穷
和偶尔无家可归的环境中工作，我曾与数百名处境类似的妇
女共事。我的声音，以及其他现任和前性工作者的声音，应该
被优先考虑，因为我们有直接的经验和专业知识，可以与委员
会分享C-36号法案将如何影响性工作者。然而，没有一个问题
问我。当我的同事艾琳试图推迟一个更适合有性工作经验的
人来回答的问题时，保守党议员Stella Ambler看着我的眼睛
说，‘我们没时间’”。9

事实上，在提出“终止需求”战略时，很少征询性工作者的意见。在
法国，STRASS解释说，尽管他们活跃了十几年，为公众所熟知，但在围
绕法国2016年法律改革的辩论中，他们完全被忽视了，并且最终实施了
北欧模式：

“这就像我们不存在。我们从来没有被问到意见。只有记者
来问，大多数时候也只是要获得一些故事，迎合大家的刻
板印象。”
STRASS, 法国

一些国家的性工作者报告说，他们被排斥在当地政治之外。在圭亚
那，性工作者说，国家从未就性工作政策进行过认真的讨论。在墨西哥,
当国家为性工作设立“容忍区”时，没有征求性工作者的意见。在萨尔瓦
多，性工作者被排除在决策空间之外，但偶尔有政客进行肤浅的接触，以
满足其自身利益：

“他们来看我们拍照...并上传他们在Facebook上，他们不为
性工作者做任何事。”
性工作者，萨尔瓦多

在吉尔吉斯斯坦，性工作者以最近围绕国家性别平等计划的讨论为
例，表明他们被排斥在外。该计划没有提到性工作者，而且是在没有纳入
性工作者参与的情况下制定的。

7	 NSWP, 2014,《加拿大：反性工作法案通过参
议会》

8	 Darcie Bennett,《加拿大对Bedford——705
字决议》Pivot 法律博客, 2013年12月20日.

9	 Kerry Porth, “司法委员会C-36号法案忽视性
工作者，” Pivot 法律博客，2014年7月14日。

https://www.nswp.org/news/canada-anti-sex-worker-bill-passes-senate
https://www.nswp.org/news/canada-anti-sex-worker-bill-passes-senate
http://www.pivotlegal.org/canada_v_bedford_a_synopsis_of_the_supreme_court_of_canada_ruling
http://www.pivotlegal.org/canada_v_bedford_a_synopsis_of_the_supreme_court_of_canada_ruling
http://www.pivotlegal.org/justice_committee_ignored_sex_workers
http://www.pivotlegal.org/justice_committee_ignored_sex_work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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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性工作者提到了政治排斥：

“美国的性工作者更有可能接触和帮助被性贩卖的人，但在讨
论这个问题立法、社会服务预算方面时，却得不到参与席位。”
ST JAMES INFIRMARY, 美国

在比利时，一位性工作者描述了他们在议会辩论中被羞辱和压制声
音的经历：

“有一次在欧洲议会就客户刑事定罪立场进行辩论时，我想表
达一下自己，[我被告知]‘女士，既然你曾是个卖淫者，你就没
有灵魂了’”。
-性工作者，比利时

原教旨女权主义者与废娼主义者组织
受访者称反性工作活动家对在决策空间排斥性工作者负有最大责

任。在欧洲区域，情况最为明显。“终止需求”倡导者和那些以信仰为基
础的废娼主义者的立场进一步加深了性工作者是
没有能动性或自决能力的受害者的观念。这种对
性工作者的描绘为排斥他们生活经验和专业知识
提供了理由。

在乌克兰，性工作者报告说，“终止需求”模式
越来越受到废娼主义者的欢迎，“试图通过打击我
们的客户把我们从工作中拯救出去”。乌克兰法律

生活报告说，这导致性工作者“[退出]有关立法的重要关键程序”。比利
时的性工作者也有共鸣。2018年12月倒下的上届政府将第三方合法化,
但比利时的性工作者预计，尽管他们在即将到来的关于性工作法改革的
辩论中占据一席之地，将被欧洲妇女游说团的废娼主义者篡夺。

这种持续的排斥尤其令性工作者感到沮丧，因为他们认识到，代表
她们发言的原教旨女权主义者既没有从事性工作的经验，也没有与性工
作者真正合作过：

“他们对卖淫有看法。但是，他们中甚至没有人去过一次妓
院。他们的意见很强烈。他们没有做过性工作者，不应当代替
我们说话。"
性工作者，比利时

在法国，STRASS报告说，政客们受到废娼主义者组织的压力，要
求他们不要与性工作者交谈。政治家们担心，如果自己与性工作者沟
通，废娼主义者将发起反对他们的运动。法国的废娼主义者组织由政府
和教会共同资助，可以组织有著名政治家参与的大型会议。他们还融入
了“行政部门、工会和政党”，以确保他们持续施加影响。

反性工作运动也普遍弥漫于女权主义空间，使这些空间成为性工作
者的敌对环境。一名参加纽约得妇女地位委员会（CSW）会议的性工作
者报告说，一位法国部长出席时“用后背对着自己……还说她拒绝和性
工作者交谈”。同样，参加2019年由法国和瑞典政府主办的妇女委员会会
外活动的性工作者报告说遭到排斥10，在瑞典妇女游说团发表反性工作
意见后，他们被排除在外。11

“终止需求”倡导者和那些以信仰为
基础的废娼主义者的立场进一步加
深了性工作者是没有能动性或自决能
力的受害者的观念。

10	NSWP, 2019, “NSWP在 CSW63.”

11	NSWP, 2019, “性工作者被CSW关于性与生殖
健康的会外活动排斥”;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nswp-global-and-regional-reports/nswpcan-jia-di-63jie-fu-nu-di-wei-wei-yuan-hui-hui-yi
https://www.nswp.org/news/sex-workers-excluded-shedecides-France-Sweden-event-panel-commission-the-status-women-csw
https://www.nswp.org/news/sex-workers-excluded-shedecides-France-Sweden-event-panel-commission-the-status-women-c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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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工作者的参与仅限于低水平参
与，以避免政治家和教会的反弹。

在芬兰，Pro-Tukipiste报告说，他们和新组建的性工作者主导组织
FTS芬兰，被排除在由与欧洲妇女游说团有联系的妇女团体组成的会议
之外。他们被拒绝参加讨论向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CEDAW)
委员会提交关于全球移徙背景下人口贩运妇女和女童的一般性建议的
报告的会议。同样，SRI报告说，在CEDAW关于一般性建议的半天会议
上，废娼主义者的行为就好像“他们知道他们要做什么，他们不想听……
他们会尽其所能，确保（性工作者）的声音不会被听到，这样他们就能写
下自己想要的。"

许多欧洲性工作者和关键信息人指出，废娼主义者的一个常用策略
就是用一两个自认人口贩运受害者的故事做为所有性工作的代表。任何
关于自愿性工作存在甚至是更常见的性工作者经历的说法都被压制。这
一策略尤其难反驳，是因为性工作者活动家不想忽视个人的经历，但反
对这种对整体性工作者经历的歪曲。

基于信仰的组织
通常与原教旨女权主义者密切合作的是具有反性工作观点的宗教

组织或基于信仰的组织。
来自美国的SWOP“监狱之内”的性工作者认为这些社群，尤其

是福音派基督徒，“可能是最恶劣的罪犯”，并指出“他们有很大的影响
力”。赞比亚于2016年设立了官方的国家指导和宗教事务部，该国性工
作者表示，一项2019年的国家政策“推崇基督教生活方式，将进一步遏
制性工作者的组织，加剧污名和歧视，从而阻碍性工作者在国内外的参
与。2017年的一篇报纸文章吹嘘说，“参加宗教‘康复’计划的性工作者
超过70%的已经改变了……有些已经成为基督徒”。12 在法国，基于信仰
组织也与与拯救性工作者的产业有着密切的联系，他们通过压制性工作
者消声而从中获利：

“最糟 糕 的（为性工作者 说话）是拯 救项目，比如Mary 
Magdalen之家，性工作者被‘邀请’祈祷和无偿劳动，制作供
教堂出售的蜡烛。"
STRASS, 法国

性工作者与艾滋病防治工作
大多数国家被调查者认为，艾滋病防治是需要性工作者参与的主要

目标。对于世界各地的性工作者来说，艾滋病领域是一个经常展示他们
的意见或至少要求他们发表意见的空间。在每一个本报告涉及的国家, 

性工作者都参与艾滋病毒工作，虽然他们参与的
程度差别很大，从形式主义的到有效参与。

在赞比亚，性工作者说，全球基金的受偿保护
资金为他们的参与打开了大门。受偿保护资金要
求政府资助聚焦关键人群的项目。2016年，全球

基金采纳了SWIT作为其项目的规范性国际指南。13 赞比亚报告说，最近
修订的《国家战略框架》首次明确将性工作者列为关键人群。然而，性工
作者的参与仅限于低水平参与，以避免政治家和教会的反弹。

12	赞比亚每日邮报，2017年7月16日。

13	NSWP, 2019,“加强性工作者参与全球基金工
作的能力.”

http://www.daily-mail.co.zm/former-mkushi-sex-workers-set-to-mend-ways/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zeng-qiang-xing-gong-zuo-zhe-can-yu-quan-qiu-ji-jin-cheng-xu-de-neng-li-ping-gu-nswpde-2018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zeng-qiang-xing-gong-zuo-zhe-can-yu-quan-qiu-ji-jin-cheng-xu-de-neng-li-ping-gu-nswpde-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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喀麦隆的性工作者被排除在指导当地性工作者保健项目的机制之
外，导致服务不能满足其需要。然而，他们报告说，他们参与了艾滋病预
防工作。受访者称，艾滋病领域是将卫生部门重点扩大到除性与生殖健
康外，心理健康和人权等领域的一个机遇。喀麦隆的AJO组织也称他们
参加2018年国际艾滋病大会（IAC）是一种积极的经验，“使我们能够与
其他活动家分享经验和做法，并与捐助者会面。

墨西哥性工作者报告说，通过国家预防和控制艾滋病毒和艾滋病
中心（Censida）和其他民间社会组织，在联邦层面有一些间接参与。然
而，在2019年，政府大幅削减了对这些团体的资助。在被排斥在卫生保
健系统之外多年后，墨西哥的性工作者现在必须保留健康管控卡。这是
性工作者的强制性证件，他们必须支付“健康检查”的费用才能在该国
某些地区工作。

刚果民主共和国的性工作者报告说在艾滋病项目中的参与有限。在
国家和地方层面，性工作者参与培训、教育和宣传活动的实施，以及对这

些活动的年度审查，但不包括在活动设计中。根据
国家艾滋病战略计划，性工作者和其他关键人群
必须被包含进来，但性工作者的参与“更多的是协
助而不是真正的参与”。

萨尔瓦多报告说，少数被选出的性工作者已
经进入艾滋病/性与生殖健康规划工作，并参加了
全球基金的国家协调机制。他们表示，考虑到该国

估计有44 000名性工作者在活动，这种程度的参与可算是缺乏参与。
在吉尔吉斯斯坦，性工作者的参与经历则是好坏参半。目前关于艾

滋病的国家方案部分包括Tais Plus的提案，社群代表总是能参与撰写向
全球基金提交的国家申请。乌克兰的性工作者反映，尽管在CCM中占有
一席之地，但在地方和国家层面的艾滋病理事会的加入有限。然而，这
两个国家的性工作者认为，他们的存在主要是形式主义的。

法国的性工作者承认，艾滋病运动的确有包括性工作者，然而，他
们的角色被描述为“撰写不会被执行的文件”。此外，法国的性工作者在
艾滋病运动中感到被歧视：

“我们被（视为）麻烦制造者，以及愤怒和粗鲁的人，总批评他
们在我们不能参加的地方（比如和一个废娼主义的市长在巴
黎市政厅，或者有旅行限制的美国）组织会议。"
STRASS, 法国

根据国家艾滋病战略计划，性工作者
和其他关键人群必须被包含进来，但
性工作者的参与“更多的是协助而不
是真正的参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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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艾滋病大会2020——直接排斥
性工作者和关键信息人反映了对世界艾滋病协会（IAS）决定在美

国旧金山/奥克兰举办艾滋病大会的担忧、失望和愤怒。14 性工作者主导
组织以及代表其他关键人群的网络出于多种原因反对这一决定。对性工
作者、毒品使用者、被定罪者以及来自一系列国家（特别是穆斯林国家
和中美洲左翼国家）的人的旅行限制使他们通常不能进入美国或获得
签证。此外，美国的人权状况正在恶化，针对性少数社群和有色人种的
暴力正在增加。当地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反对申办2020年艾滋病大会, 
但正如SWOP“监狱之内”指出，国际协会“只与性工作者闭门合作, 
但在这些计划之外性工作者的参与和努力，都遇到沉默之墙”。George 
Ayala（MPact）指出，尽管曾听到了反对意见，IAS还是接受了这项主
办申请，“违背了我们的愿望，也违背了美国艾滋病感染者全国网络的愿
望”。他认为，这表明IAS“在知道国际社群的特定部分将不允许或将很
难进入美国时，另有想法”。与此同时，“小型社群组织正在世界各地做大
部分工作”，而会议排除了它们。与性工作者主导组织一样，其他关键人
群网络也经历形式主义的参与：

“我们从来没有一个平等的席位。我们有一个形式主义的位
置，被当做背景;在围绕新的科学或政策倡议的商讨中，我们
没有得到严肃的对待……有一种感觉是，性工作者、男同性恋
和双性恋男性以及其他男男性行为者、毒品使用者和跨性别
者都是可有可无的。”
GEORGE AYALA, MPACT

艾滋病2020：可喜的替代
作为回应，计划墨西哥城召开艾滋病2020会议（HIV2020) , 

这次会议将与2020年艾滋病大会日期重叠。为期三天的会议代表了
NSWP、MPact、毒品使用者国际网络(INPUD)
、艾滋病毒感染者全球网络（GNP+)、国际
治疗准备联盟（ITPC）和国际民间社会支持组
织（ICSS）之间的伙伴关系。15 不仅创造Ayala 
所称的“无法或不愿进入美国参加会议的人的安
全空间”，HIV 2020还旨在为社群组织和关键人群

提供一个平等对待和体验有效参与的平台。Ayala指出，这种聚集将是 
“大型国际会议的替代模式”，并表现了“真正的艾滋病工作交叉领域可
能是什么样子”。

HIV 2020还旨在为社群组织和关
键人群提供一个平等对待和体验有
效参与的平台。

14	NSWP, 2018, “全球社群主导网络对IAS决定
在美国主办2020年国际艾滋病大会表示担忧”

15	NSWP, 2019, “倡导者团结起来计划2020年国
际艾滋病大会的替代方案.”

https://www.nswp.org/resource/global-constituency-led-networks-raise-concerns-over-ias-decision-host-the-2020
https://www.nswp.org/resource/global-constituency-led-networks-raise-concerns-over-ias-decision-host-the-2020
https://www.nswp.org/zh-hans/news/chang-dao-zhe-men-lian-he-ji-hua-yi-xiang-guo-ji-ai-zi-bing-da-hui-de-ti-dai-fang
https://www.nswp.org/zh-hans/news/chang-dao-zhe-men-lian-he-ji-hua-yi-xiang-guo-ji-ai-zi-bing-da-hui-de-ti-dai-fa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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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性工作者的声音置于中心——包容性策略
当被要求指出性工作者可受益于包容和纳入的关键空间时，受访

者提出了一系列国家和国际论坛与机制，包括：世界艾滋病大会的有效
纳入和决策权；全球基金的CCM、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
和其他联合国机构；各级政府立法机构；研究机构；公共卫生政策制定;
所有相关的政府部委；关于减低伤害、互联网权利和言论自由的会议; 
性少数健康机构；关于性别平等和基于性别的暴力的项目规划；以及人
权工作。

草根组织
性工作者以坚定的基层组织回应了对他们的排斥。温哥华的性工作

者要求通过警察委员会会议和聚焦性工作者议题的社群项目具有包容
性。性工作者说，Bedford决议和温哥华警察局关于性工作法的不执行
政策是这项工作的结果。16

法国、萨尔瓦多和墨西哥的性工作者同样将本国取得的成果归功
于他们的基层努力。在萨尔瓦多，性工作者集会反对罚款迫害和任意拘
留。在法国，性工作者举行示威，反对影响他们的法律和政策，从而能
够接触媒体，并在2016年法律辩论期间与政治家互动。在墨西哥，性工
作者举行示威要求修改《公民文化法》；其结果是性工作者及其客户最
近在墨西哥城被合法化。17

美国的性工作者报告说，他们利用草根战略来影响法律和政
策。旧金山的圣詹姆斯疗养院说，他们影响地方州议会通过一项法
案，终止将“使用安全套”在“卖淫”指控中“作为证据”，并在举报暴

力犯罪时赦免性工作者和毒品使用者。该法案
于2020年1月生效。18 SWOP“监狱之内”介绍了阿
拉斯加正在开展的法律改革工作，目标是防止执法
部门与他们打算逮捕的人发生性关系。两个组织
都提到了为在纽约合法化运动所做的工作。19

在比利时，UTSOPI每月举办一次活动，为性
工作者提供安全空间，让他们表达需求和提出问
题。代表们利用这些内容为公众辩论和决策过程

提供信息。此外，UTSOPI通过工作使当地媒体采用“性工作者”一词, 
而不是“卖淫”。

旧金山的圣詹姆斯疗养院说，他们
影响地方州议会通过一项法案，终止
将“使用安全套”在“卖淫”指控中 
“作为证据”，并在举报暴力犯罪时赦
免性工作者和毒品使用者。

16	温哥华警察局 “性工作执行指南” YouTube视
频，2015年12月15日。

17	NSWP, 2019, “墨西哥城国会投票将性工作者
和客户合法化.”

18	美国政府, 2019-20参议院法案233.

19	Melissa Gira Grant, “性工作者权利的历史性
突破”,  The New Republic, 2019年6月9日。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gKafib7TN4
https://www.nswp.org/news/mexico-city-decriminalise-sex-workers-clients-Ley-Cultura-Civica
https://www.nswp.org/news/mexico-city-decriminalise-sex-workers-clients-Ley-Cultura-Civica
http://leginfo.legislature.ca.gov/faces/billTextClient.xhtml?bill_id=201920200SB233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54111/new-york-bill-decriminalization-prostitution-sex-worker-rights
https://newrepublic.com/article/154111/new-york-bill-decriminalization-prostitution-sex-worker-righ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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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联盟与伙伴关系
性工作者强调与其他利益相关方建立联盟和伙伴关系和联合基层

运动的重要性。比利时和美国的性工作者指出，培养与有影响力的人的
联系是一项有用的策略。

在刚果民主共和国，受访者说，通过NSWP和非洲性工作者联盟组
织的能力建设培训支持他们参与全球基金国家协调机制的工作。地方活
动者继续致力于一个图绘项目，这是了解性工作者的具体需要的国家战
略的一部分，希望之后能在国家协调机制中实现更公平的代表性。

性工作者反映，他们在盟友的支持下有效参与《消除对妇女一切形
式歧视公约》的工作。全球性工作项目网络NSWP与国际妇女权利行动
观察-亚太合作为《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制定了影子报告准
则。20与性工作者权利倡导网络（SWAN）的合作产生了一个项目，为希
望参与CEDAW国别审查的中东欧性工作者提供培训。吉尔吉斯斯坦的
Tais Plus是为CEDAW提交影子报告用于其国别审查21的众多性工作者
组织之一。在审查之后的几年里，吉尔吉斯斯坦拟订了一项计划，以执行
CEDAW的建议，其中包括Tais Plus的一些建议，包括任命一名监督员,
监测警察对性工作者的暴力行为。随后，在联合国妇女署的支持下，Tais 
Plus受邀讨论今年的北京会议25周年全国调查，并在调查中22 提到性工
作者。

在国际妇女权利领域工作的盟友热情地表达了他们与性工作者权
利运动合作的意愿。SRI形容他们打算充当“管道...以运动希望的方

式。性工作者运动告诉我们，这是我们希望你做
的，我们就这样做。我们听运动的招呼。”作为倡
导性工作者进入和了解联合国空间的盟友，SRI
与NSWP围绕《消除对妇女一切形式歧视公约》的
《关于人口贩运问题》的一般性评论合作，向关于
法律和实践中歧视妇女和女童问题工作组提交联

合提案。该工作组是联合国人权理事会授权的一个独立专家小组。
通过性工作者包容性女权联盟（SWIFA）等伙伴关系，其他妇女

权利组织努力确保性工作者的声音在CEDAW工作等领域得到呈现。23

鉴于CEDAW先前支持“终止需求”途径，这一点尤其重要。24 性工作
者融入国际空间，在后勤方面仍然存在着巨大的挑战。例如，性工作者
代表，特别是来自全球南部的性工作者，以前曾被拒绝获得瑞士（主持
CEDAW审查）签证，其中包括2016年一名孟加拉性工作者和2019年刚
果民主共和国的性工作者。25

在国际妇女权利领域工作的盟友热
情地表达了他们与性工作者权利运动
合作的意愿。

20	NSWP, IWRAW-AP, 2018, 关于《消除对妇女
一切形式歧视公约》和性工作者权利的影子报
告准则.”

21	NSWP, 2013,“Tais Plus CEDAW影子报告
2008.”

22	欧洲经委会, 2019, “吉尔吉斯斯坦国家报告.”

23	SWIFA, 2018,《关于全球移徙背景下贩运妇女
和女童的书面提案》

24	CEDAW,《关于在全球移徙背景下贩运妇女和
女童的一般性建议。》

25	NSWP, 2019,《政策简报：性工作者和旅行限
制》

https://www.nswp.org/resource/shadow-report-guidelines-cedaw-and-rights-sex-workers
https://www.nswp.org/resource/shadow-report-guidelines-cedaw-and-rights-sex-workers
https://www.nswp.org/resource/shadow-report-guidelines-cedaw-and-rights-sex-workers
https://www.nswp.org/resource/tais-plus-cedaw-shadow-report-2008
https://www.nswp.org/resource/tais-plus-cedaw-shadow-report-2008
https://www.unece.org/b25_national_reports.html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CEDAW/Pages/GRTrafficking.aspx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CEDAW/Pages/GRTrafficking.aspx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CEDAW/Pages/GRTrafficking.aspx
https://www.ohchr.org/EN/HRBodies/CEDAW/Pages/GRTrafficking.aspx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nswp-policy-briefs/zheng-ce-jian-bao-xing-gong-zuo-zhe-ji-lu-xing-xian-zhi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nswp-policy-briefs/zheng-ce-jian-bao-xing-gong-zuo-zhe-ji-lu-xing-xian-zh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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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民健康覆盖——新挑战
全民健康覆盖（UHC）是世卫组织牵头的倡议，被关键人群网络

确定为性工作者要求包容的重要空间，它带来了许多挑战和机遇。从
表面上看，UHC似乎是一个值得称赞的目标，然而，正如NSWP全球
协调员Ruth Morgan Thomas指出的，“当它第一次提上议事日程
时，我们一直在呼吁人们站出来说，‘这如何作用于被刑事定罪的社

群?’”26 深度参与这项工作的是GNP+执行主任
Rico Gustav。Gustav的信息是“把最后一英里
放在第一位”,27 这意味着如果UHC要成功，关键
人群必须被优先考虑。“如果一个卫生系统能够实
际为性工作者工作，它很有可能对每个人都起作
用。如果我们设定这个标准，它是包容性的一个
很好的标准。”

2019年9月，联合国在纽约举行了关于全民健康覆盖的高级别会
议，会上《政治宣言》得到联合国会员国的批准。28对于古斯塔夫和其他
关键人群网络来说,《宣言》未能说明将关键人群定为刑事犯罪，意味着
他们很容易被排斥。《宣言》提出的是“不让任何人落后，并首先接触最
远的落后者”的意图。29

持续的挑战——压缩的空间
联合国系统内的趋势是“更可接受的民间社会组织或代表（如服务

提供者和基于信仰的非政府组织）取代社群组织”，Gustav表示，关键
人群被排除在这些工作之外就是这个更大趋势的一部分。如果民间社会
组织过去有权有五名代表，现在通常只允许一名代表。通过世卫组织内
部建立民间社会参与机制，社群进一步流离失所。从理论上讲，该机制
旨在征求民间社会所有利益相关方的意见。然而，它具有古斯塔夫认为
的“同质化效应”，失去了每个群体的需求和立场的特殊性。它还有助于
世卫组织避免被问责，因为任何关于排斥民间社会组织的抗议都可以简
单地转交给CSEM。

“如果一个卫生系统能够实际为性工
作者工作，它很有可能对每个人都起
作用。如果我们设定这个标准，它是
包容性的一个很好的标准。”

26	NSWP, 2019,《简报说明：全民健康覆盖》

27	全球艾滋病毒感染者网络, 2019年，《把最后
一英里放在首位：关于全民健康覆盖的立场声
明》

28	联合国大会，2019年， “全民健康覆盖高级别会
议的政治宣言.”

29	联合国大会，2019年， “全民健康覆盖高级别会
议的政治宣言.”

https://www.nswp.org/resource/nswp-briefing-notes/universal-health-coverage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nswp-briefing-notes/jian-bao-shuo-ming-quan-min-jian-kang-fu-gai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nswp-briefing-notes/jian-bao-shuo-ming-quan-min-jian-kang-fu-gai
https://www.nswp.org/zh-hans/resource/nswp-briefing-notes/jian-bao-shuo-ming-quan-min-jian-kang-fu-gai
https://www.uhc2030.org/news-events/uhc2030-news/political-declaration-for-the-un-high-level-meeting-meeting-on-uhc-555296/
https://www.uhc2030.org/news-events/uhc2030-news/political-declaration-for-the-un-high-level-meeting-meeting-on-uhc-555296/
https://www.uhc2030.org/news-events/uhc2030-news/political-declaration-for-the-un-high-level-meeting-meeting-on-uhc-555296/
https://www.uhc2030.org/news-events/uhc2030-news/political-declaration-for-the-un-high-level-meeting-meeting-on-uhc-5552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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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

各国政府、民间社会、非政府组织和国际非政府组织
•	将性工作非刑罪化，使性工作者能够主张其劳动权利，并积极有效被
纳入参与制定相关立法和政策

•	积极与当地性工作者主导组织合作，建立机制，在建立伙伴关系的同
时扩大他们的声音

•	执法部门、地方和国家政府、非政府组织和联合国机构应致力于敏感
性培训

•	捐助者应扩大能力建设项目的资助，使性工作者能够在国家和国际层
面参与关键空间

•	在政策和项目策划以及国家计划和目标中，将性工作者列为关键人
群，以便性工作者的具体需要被包含和理解

•	在国际层面，关键人群网络应继续建立伙伴关系，并作为盟友行动

•	在招聘影响性工作者生活的职位时，重视与正规教育同等的生活经验

妇女运动和艾滋病运动
•	在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为性工作者在妇女和艾滋病毒运动中创造空
间，并保护这些空间

•	作出政治承诺，扩大性工作者的声音，为性工作者提供领导空间；允许
权力转变

媒体
•	关注性工作者示威和抗议；让性工作者进入你的平台，并满足性工作
者匿名的需要

•	积极准确地表达性工作者及其需要和权利

结论
如果我们要有效地改善世界各地性工作者的生活，就要在任何影响

他们生活的决策空间中关注和尊重前性工作者的声音和专业知识。污名
化、刑事定罪、形式主义和排斥对性工作者生活的
造成巨大后果。本文只是包含了对性工作者为确
保他们的声音被听到而奋斗的匆匆一瞥。

污名化、刑事定罪、形式主义和排斥
对性工作者生活的造成巨大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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